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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全球网络的兴起和普及，传统的语言表达方式迅速转变为借助虚拟的网络平台进行交际的网络语言表达方
式。受网络独特的虚拟交际语境、社会文化心理的渗透、传媒的舆论引导等因素的影响，网络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书写

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网络语言变异创造了大量言简义丰、机智传神的语言符号，散发出其特有的语言魅力，引

发了学界对语言变异现象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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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布的《第３８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
８月，中国网民规模达７．１０亿。［１］网络交际平台逐
步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

着网络的兴起和普及，人们从传统平面媒介的语言

表达方式迅速转变为借助虚拟的网络平台进行交

际的网络语言表达方式，开启了网络语言的全新语

言形式。语言反映社会的变化并为社会的发展服

务，是一种社会现象。网络语言是时代发展的产

物，是一种吸收了多元文化元素的新型社会方言，

是以网络作为特殊传播途径的语言系统，它已成为

人们现代语言交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网络语言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狭义的网络语

言，还有一种是广义的网络语言。狭义的网络语言

是指人们在网络聊天时运用各种符号组成的交际

语言，如“美眉”（漂亮的女生）、“菌男”（英俊的男

子）、“斑竹”（版主）等。广义的网络语言是泛指网

络时代跟网络有关的语言，如网络专业术语：网址、

鼠标、联网、调制解调器、文本共享、杀毒软件等；网

络特别用语：网民、挂网、网购、电子商务、第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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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我们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研究对象一般是指狭

义的网络语言。

　　一　网络语言变异成因分析

“变异”最初是指语言的不同变化形式。语言

层面上的“变异”主要探讨语言随社会、地域、心理

等方面的变化而出现的不同变化形式。语言变异

属于一种言论活动，指的是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

中有意或无意地对现代汉语语言系统规则的偏离

或变异。它具体可以是某些音位的组合或聚合规

则；可以是某个词语，也可以是某些词语的组合或

聚合规则；可以是某个语义，也可以是某些语义的

组合或聚合规则。［３］网络化引起的语言变异现象我

们称为网络语言变异。网络语言变异的成因主要

有三个方面：网络独特的虚拟交际语境、社会文化

心理的渗透、全球网络化及传媒的舆论引导。

（一）网络独特的虚拟交际语境

网络是虚拟的世界，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

里，地缘关系、地理位置不受任何限制，互联网成

为人们实现社会参与、表达诉求的重要空间，构成

完全虚拟的精神文化家园。有学者这样描述网络

语言：“时空无阻碍，书写方式的更新，非语言交际

主客体的统一。”［４］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

也可以创造新的语言用法。不管何种语言的语音、

词汇、语法均有一定的“常规”可循，这种“常规”就

是指人们约定俗成的语言交际规范和标准，人们在

相互交际时必须遵守的规则。在特定的场合或语

言环境下，人们有时故意偏离“常规”创造语言新的

用法，这种偏离常规的语言现象就是语言变异。网

络语言由于特殊的使用群体、传播手段和传播途

径，在语音、词汇、语法、书写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

变异，这种变异是一种具有自身独特魅力的语言新

形态，变异后的语言经广泛传播并逐渐被大家认可

和接受，最终成为现代汉语的一种变异形式。［５］

网络语言作为网络传播和网络文化的主要载

体，人们在虚拟空间中打破常规，张扬各自的个性、

差异性和多元性，争取独特的话语权，建立新秩序，

网络化交际营造的虚拟世界中的个人空间使得他

们摆脱了传统语言规范的制约。［６］网络语言的变异

大多运用了各种谐音、缩写、杂揉的语码符号，有的

还在形状上进行装饰，其灵活多变的方式体现了网

民在网络虚拟世界中极力追求创新意识、追求身份

认同，寻求话语平等忠诚的精神。人们在虚拟网络

交际语境中尽管摸不着见不到真实的对方，但可以

通过密切结合实践的网络平台，实现便捷趣味的互

动、维护、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而且还可

以不断地再扩充自己的交际朋友圈。这种方式一

改网下人际关系中人情淡漠味缺失的社会现象，形

成一种新型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现实需求在虚拟的

网络空间中得以实现，我们称之为“数字化生存”。

（二）社会文化心理的渗透

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载体，语言随着文化的发展

而不断发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莱特（Ｗ．
Ｒｉｇｈｔ）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会毫不含糊地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随着社会生活进

展的步伐而产生变化。［７］也就是说，语言变异一定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只要社会在发展，语

言也会发生变化，进而衍生出语言变异现象。隐藏

在深层次的社会动机和文化心理往往能通过语言

现象折射并渗透骨髓。如求新、求简、趋同的时尚

社会文化心理就是网络语言变异的一种主导因素。

追本溯源，从古代汉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

到现代汉语的推广再到网络语言的出现，每一次语

言的革命都是建立在人们的新鲜感和美学潜力不

断被挑战，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不断地偏离常规

的基础上而发生的。语言变异现象不断丰富语言

词汇，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语言不断向前

发展，有活的语言就会有无处不在的变异。陈原认

为只有语言的变异才可能淘汰不适用社会需要的

成分不断丰富自己。［８］换句话说，语言的变异能够

使语言活力满满且富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不至于僵

化。在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已不仅仅满

足于使用传统语言（有声语言或书写语言）作为交

际工具，更喜欢用能直接触动人心灵的各种各样的

符号进行交际。在全球网络时代的冲击下，网络语

言变异成为一种社会新常态。网络语言通过语言

模因的成功复制和传播形成语言变体，为网络交

际语言的语言特色及其成因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因

理据。［９］语言变异体现了文化进化的规律和动态性

原则，动态性原则就是承认语境变异，语言的进化。

社会越进步越发展，网络语言动态性特征越发突

显。纵观近十几年的网络语言的发展轨迹，可以窥

探其历史动态的清晰演变路线。如“哇噻”（惊喜）

一词的演变就是人们选择，接受，并被大众认可的

过程。

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语言这面镜子真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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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细腻地展现了网络时代层出不穷的的事物、概

念。［１０］个人的经验与意识在网络互动建构的现实

社会中得以呈现，网络互动比传统互动使得人们

更能够掌握主动权，网民有一定的自主创造性和话

语权。这种网络互动能更好地满足网络交际的需

要，全球网络化浪潮积极推动了全球多元文化的融

合，网络以秒速度加快文化的传递，并迅速地广泛

传播。年轻人是网络的主体，他们最有创新意识和

创造力，他们有强烈的好奇心理，他们头脑中总是

充满千奇百怪的思想，他们追求与众不同的个性并

突出自我，他们离经叛道甚至颠覆传统，他们通过

创造构思巧妙的词语来实现自身价值，以期引起别

人的兴趣和关注。［１１］当新生事物大量涌现，人们的

观念也随着新生事物不断更新，并相应形成某种社

会心理或表达诉求，依靠现有的规范汉语往往不能

完全表达人们的情感，语言表达系统出现暂时“缺

位”现象，网络语言应运而生变异；同时，出现了很

多表达对自己生存的现实社会的态度和立场的网

络变异词语，如“蜗居”“礮”“给力”“逆袭”“正能

量”等词语。

（三）全球网络化及传媒的舆论引导

随着全球网络化时代的到来，网民所占据的比

例持续增长，众多的网民受到传媒的影响，独特的

网络语言被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介认同、接受并借

鉴。网络的传播和普及促使网络媒体的权威性和

影响力得以彰显。各媒体纷纷对网络时事热点追

踪报道，传统大众传媒中频繁出现经典网络词语，

对现实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或现象进行传神解读，

网络语言的广泛传播营造了强大的“主流意识形

态”，甚至直接影响舆论导向，激发了网络语言的变

异。网络传播的时效性和娱乐性为网络语言提供

了很好的模仿和传播途径。在博取“眼球”效益的

经济时代，网络的点击率成为媒体创新的主要指

标。［１２］网民从关注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发展到关

注社会热点；从简单的造词恶搞发展到表征民意舆

情；从对网络语言现象的追捧发展到占据掌握权力

阶层话语霸权地位。

全球网络化的影响和传媒的冲击是网络语言

变异的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网络词语经新闻事

件催生、发酵成为“热词”。如“躲猫猫”“楼歪歪”

等都是来自媒体的表达。网络热词“给力”登上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人民日报》网络头版头条。该
稿件一经刊登，立刻引发了网民们的追捧，网民惊

呼“太给力了”“给力一带一路”“给力中国足球”等

词不断被模仿复制，而“给力”事件也被网民们评为

“十大文化事件”。这种网络词语之所以能够被公

众普遍认可，一是能够揭示社会现象，并表达民众

对自己生存的现实社会的一种观点与立场；二是网

民“公民意识”的觉醒，网民找不到最佳的语言来抒

发自己内心压抑的不满，加上理想同现实权利之间

的差距，引发了信任危机等等，如“恨爹不成刚”

“被就业”等词都是在相关新闻报导中产生的。这

些网络热词从新闻报导中产生，反过来又能加强新

闻事件的传播和对社会现象的反思。从最初的“火

星文”到而今的网络流行语，网络语言越来越被大

众所接纳，人们竞相仿效与克隆，无形中加速了网

络语言的流行与传播。大众媒体中的许多的言语

表达形式推动了人们在社会语言生活中新的时尚

趋同与流行同化，正是这种流行同化加速了语言表

现形式的广泛变异。［１３］网络语言之所以能够传播，

在于它反映某种现实并被认同。网络语言背后隐

含的网络文化体现了人们渴望摆脱平庸、枯燥、刻

板的生活，追求平等的话语权。

网络语言变异的形成自有其内在与外在的原

因。任何语言大体都会经历语言要发展，要鲜活、

要新颖、要有生命力的发展轨迹，网络语言受到牵

引与拉动，渐渐被激活类化直至同化。这就是语言

变异现象产生的一条发展规律。

　　二　网络语言变异的特点

网络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网络语言的独特

魅力来自别具一格的文字符号，网络语言中呈现的

诙谐幽默、机智传神、言简义丰的变异现象比比皆

是、令人忍俊不禁，是网民智慧结晶的体现。作为

传统语言与网络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独特的网络语

言能快捷迅速地把思维和情绪转变为语言符号。

网络语言变异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

三个层面。

（一）语音变异

１．汉字同音或近音谐音。语音变异的一种表
现形式是汉字同音或近音谐音。语音通过汉字同

音或近音的条件发生谐音变异。汉字同音或近音

谐音是通过同音或近音汉字替代本字，产生辞趣的

修辞格，增强汉字语音摹仿力。汉字同音或近音谐

音，有普通话汉字的谐音和方言谐音两种，大多数

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为了省时、省事、采用简练快捷

９０１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总第１１７期）

的电脑输入模式，如使用拼音输入法交际时运用谐

音字代替本字。这种为节约时间、满足语言省力原

则与经济原则输入的谐音字就如雨后春笋般，随着

拼音输入法的普及，遍及神州大地。如：“大虾”

（大侠）、“帅锅”（帅哥）、“幽香”（邮箱）、“芥末”

（这么）、“木油”（没有）等。这种语言变异表达了

娱乐化、大众化、简洁化的语用原则。

２．语码混合谐音。网络语言变异的特点之一
就是大量地运用各种符号，以单纯字母或数字代替

原有的汉字，借用语码混合等组合谐音来表达不同

效果。例如“ＭＭ”＝妹妹、“ＰＰ”＝漂漂、“ＧＧ”＝哥
哥、“ＢＨ”（彪悍）、“５９６”（我走了）、“８８６”（拜拜
了）、“９９５”（救救我）、“５４４３０”（我时时想您）、
“９４９４”（就是就是）等。

（二）词汇变异

１．派生法。派生是词法学造词法的一种，它是
指在旧词的基础上衍生出新词，新词的新义和旧义

有一定的联系，形式上是在词根上加上派生词缀以

构成新词的方法。由派生法产生出来的词叫做派生

词。派生是形态语言重要的构词方式。网络派生根

据语言的语法规则以某种方式给单词增加词缀或改

变它的过程，如“读 ＋ｅｄ”“吃饭、郁闷、上网＋ｉｎｇ”
等，这些用法生动地反映了动作的状态。

２．旧词新解。旧词新解，顾名思义，就是对原
有词义新的解释。网络语言中的新解往往和旧义

无关甚至完全相反。比如：“潜水”（网络论坛或聊

天室中只观不语的行为），“灌水”（网上发贴内容

空洞的文章），“水手”（网上喜欢“灌水”的人），

“菜鸟”或“爬虫”（网络交流中的新手）等。旧词新

解是网络语言中最有创造力的部分，也是最传神的

部分，这些别有意趣的网络词语纷纷在传统媒体崭

露头角，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青睐，其中很多已经

成为网络语言的标识。

（三）语法变异

网络语法变异表现为语法规则被打破，语法规

则的变化可以满足人们在网络虚拟的语境中情感

表达的需求。

１．词性的变异。在网络用语中经常出现名词、
形容词用作动词，名词用作形容词的变异现象。

如，“我来雷一下大家。”句子中的“雷”本来是名词

在这里变成了动词；“这个东西也太水了吧。”句子

中的“水”本来是名词在这里用作形容词。“好像我

的博客被别人黑了。”句子中的“黑”本来是形容词

在这里用作动词；“百度一下这个词”。句子中的

“百度”本来是名词在这里用作动词。

２．句式的变异。网络语言变异中的语序变异
和超常规句式是为了达到特定的语言效果，如，

“……的说。”“……先。”“……都。”则是超常规句

式的体现，“我走了先。”在语序上有悖于“我先走

了。”的常规语序，如“又下班的说！”的语序超常易

位，但这种语序调整并不影响交际，能满足网民们

的特定的语言效果的需要。

　　三　学者对语言变异现象的关注

网络语言对社会的影响确实始料未及，网络语

言变异现象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大家通过

各种途径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有人质疑网络语言

变异现象，有人认为网络语言的泛滥，冲击了汉语

的纯洁性，也破坏了和谐健康的语言文化环境。更

多的专家学者认为网络语言变异现象是一种特殊

的语言现象，是语言发展的必然，有积极的研究价

值。他们认为语言规范不等于语言纯洁，应尊重目

前语言文字多元化的现状。陈一舟认为：“网络语

言表象是对传统语言规则的颠覆，实际上其背后是

复杂的大众情感的表达。网络词语与社会文化现

象的紧密联系正体现了网民对社会公平、公共秩序

和公共道德的渴望和诉求。”［１４］申小龙认为“网络

语言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是非常有益社会的一

种发展趋势，表现了汉语旺盛的生命力”。［１５］王先

霈认为”语言不要强调纯洁，而要强调动态的、有弹

性的规范。”［１６］郑远汉认为特殊的言语变异现象，

并非不符合或突破一般规范，而是它本身应有自己

的规范标准，它和一般的语言规范属于不同层面。

不能用一种尺度去评判不同层面的言语。［１７］语言

是社会文化的载体，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和进化，

语言也在不断地进化，这是不能违背的自然规律。

同时，网络语言是社会文化生活中地位提升的

标志。

网络语言变异是网民沟通交际和社会文化发

展共同作用的结果。网络语言丰富了现代汉语的

词汇，增强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而且，网络语言

源于传统语言，不管语言形式怎样变异和突破，都

不可能脱离现实语言而独立存在。网络毕竟是一

个相对自由的虚拟空间，用现实的规范去规范它，

反而不大现实。新词的诞生更多的是靠约定俗成，

大家共同认可，它才有生命的鲜活力。从这个意义

０１１



李　珂：网络化引起的语言变异现象研究

上说，网络语言的创造性并不是对原有规范的颠

覆，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更新和进步。

总之，网络语言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能

笼统地以“不合语言规范”“不合语法”或简单地加

以排拒。依据目前这种很流行的语言现象本身所

呈现出来的现实适应性、可接受的创新性等特征，

也应将其视为“可能规范”的范畴，在对待网络语言

变异的问题上，我们的宽容可以减少因主观判断而

造成认识上的偏见并保留其所必须拥有的空间，我

们应该遵循“语竞网择，适者生存”的原则。随着时

代的进步发展，这种独特网络语言变异现象，将会

不断为语言注入新鲜血液，丰富语言的文化，并值

得我们对其进一步认识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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